
■ 本报记者 皮磊

� � 与经济发展水平一样，我国养老事业也存在巨大的城乡差异。
在日前举行的 2019（第三届）中国农村养老高峰论坛上，多位专家表示，与城市相比，我国农村养老面临诸多不同挑战，养老事业长期存

在“重城市，轻农村”的局面。 农村养老机构覆盖率低、服务无法满足需求，低收入家庭养老支付能力不足，农村居住分散、公共服务开展难度
大……如何提升农村养老水平是摆在各方面前的一道难题，而激发农村内生力量或许是实现破局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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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内生力量
推动农村养老事业发展

农村养老面临诸多难题

“中国老人的自杀率正在持
续上升。 随着中国老龄化程度
不断加深， 这个问题将越来越
严重。 ”在 2018“柳叶刀-中国
医学科学院医学会议”上，台湾
立阳明大学医学院精神科副教
授范佩贞分享了自己的一项研
究结果。

根据范佩贞的研究，农村老
人自杀率显著高于城市。 在农
村，每 10 万名 65 岁以上的老人
中有 21.99 人自杀， 且这一数字
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 在 85
岁以上的农村老人中， 每 10 万
人中有 65.60 人会选择通过自杀
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虽然农村老人自杀是一种
较为极端的现象，导致自杀的原
因也很复杂，但这从侧面也能反
映出农村老年人在养老问题上
面临的压力和困境。

民政部社会救助司原司长、
中民社会救助研究院院长王治
坤在日前举行的 2019（第三届）
中国农村养老高峰论坛上谈道，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
众多，养老基础薄弱，留守老人
和空巢家庭突出，导致养老任务
艰巨而繁重，“破解农村养老难
题需要多策并举”。

河北省荷花公益基金会（以
下简称“荷花基金会”）最新发布
的《“妇老乡亲”养老模式实践报
告》 中也总结了目前我国农村
养老面临的一些困境： 农村养
老基本保障制度相对落后，绝
大多数农村养老人员及养老储
备不足； 农村养老在经费、人
员、 场地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
的困难；失能、空巢老人等特殊

群体的养老服务更为短缺；空
巢、 留守老人增多使得农村养
老形式更为严峻。

此外，农村养老机构覆盖率
低、养老机构服务能力不能满足
养老需求、农村家庭养老支付能
力不足、老人养生意识和疾病风
险意识薄弱等都是制约农村养
老事业发展的现实问题。

据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陆杰华介绍，为解决
农村养老问题，各地已做出了一
些有益尝试：湖北、四川等地开
发老年人“余热”，开展互助式养
老服务；辽宁、河北等地建设农
村互助幸福院并向区域养老中
心过渡；北京、浙江等地把握定
位、对象、服务、培育理念，建立
农村养老志愿者网络等。

充分激发农村内生力量

河北省的数据也可以看做
全国农村养老困境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有不少企业及社会力量
积极投身养老领域，比如捐建养
老院、开展医养结合试点、为农
村地区养老机构提供硬件及医
疗等支持， 但很多项目不可持
续、不可复制。

在老龄社会 30 人论坛、盘
古智库老龄社会研究中心副主
任李佳看来，破解农村养老难题
需要充分激活农村内在活力。

“社会组织除了缺钱， 更需要的
可能是村委会的支持。 没有村委
会的支持，即使给钱、给政策社
会组织依然进不了村，依然办不
了事。 ”

从内部进行突破，同时调动
外部力量参与，可能是破局的可
行出路。

由荷花基金会推出的“妇老

乡亲” 项目在经过近四年摸索
后， 逐步探索出了一条可行路
径，并且在河北省内产生了一定
的影响力，对于我国广大农村地
区养老议题来说也有一定的借
鉴意义。

在前期对石家庄、 邯郸、张
家口等地农村进行实地考察后，
荷花基金会于 2016 年 3 月开始
在河北省农村地区进行试点，推
出“妇老乡亲”项目。 截至 2019
年 11 月， 荷花基金会共资助 9
家项目团队开展助老服务工作，
在河北太行山区 7 个乡镇、22 个
村庄推广该养老模式，覆盖近万
名农村老人。

据荷花基金会执行长、南
方都市报编委王佳介绍， 基金
会资助项目执行团队长期驻
村， 一边调查空巢老人数量和
养老需求、建立档案，一边发动
老年人参与活动， 建立老年协
会或妇女组织； 同时完善老年
协会或妇女组织运行机制，对
助老组织展开规章制度、 方案
设计、 财务管理等方面内容的
培训， 提升组织的自我运作能
力，实现自我管理，使其能够发
动各方资源。“在此基础上，慢
慢扶持农村自组织成长， 寻找
自我造血路径，直至最后放手，
停止资助， 组织可以独立运作
并可持续发展。 ”

2016 年 12 月， 保定市善和
社会工作事业发展中心（以下简
称“善和中心”）首次承接基金会
项目，并在石家庄市平山县温塘
镇景家庄村实施“12345”空巢老
人养老综合服务项目。

其中，“1” 是在景家庄村成
立一个老年协会孵化和培育中
心；“2”是建立社工+义工“两工
协作”机制；“3”是以农村社区、

社工、社会组织“三社联动”为服
务机制；“4”是从骨干选拔、组织
框架、管理制度和规划发展四个
方面对老年协会进行全程孵化；
“5” 是指导老年协会在矛盾调
节、组织孵化、环境改善、邻里互
助和文娱活动五个方面进行培
育，从而引导老年协会成为自我
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自
组织”。

景家庄村总人口为 1187 人，
老人 191 人，空巢老人 55 人。 项
目实施后，善和中心先后在该村
开展了健康知识讲座、老年趣味
运动会、 助老服务等文娱活动。
该村目前有一家老年协会和妇
女组织，逐渐形成了专业化的管
理制度和长效工作机制，且得到
村民好评。

该项目另一个试点村平山县
东漂村约有 660人，其中老人 134
人， 空巢老人 26 人。 2018 年 11
月， 石家庄北极光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承接“妇老乡亲”养老模式。
该中心以挖掘并培育村庄内生力
量为直接目标，从服务、组织、教
育三方面引入， 逐步落实一站一
会一中心，即建立社工站、发展老
年协会、成立老年关爱服务中心。

通过开展村庄电影院与新
春送春联等具体服务，组织义务
理发队、 志愿维修队等自组织，
项目不仅满足了村民的实际需
求，同时与村民也建立了良好的
信任关系。 此外，该中心社工一
方面通过公益创投为村民提供
相应专业支持，另一方面积极链
接资源为村民提供发展生计，使
得村庄面貌逐渐发生改变。

资源整合解决农村养老短板

在陆杰华看来，目前我国农

村养老服务发展主要面临以下
几个突出问题：一是农村社会化
养老服务起步晚，基础养老设施
尚不完备；二是农村养老投入欠
账多， 养老服务发展严重滞后；
三是农村老人健康风险高，周期
性医疗健康宣教偏少；四是农村
家庭规模小型化，空巢和劳动力
老化现象突出。

特别是由于农村老人的照
料、医疗、慰藉、权益保障等需求
迅猛增长，农村家庭规模小型化
以及空巢老人现象日渐突出，以
往以家庭和个人为主的养老方
式无法满足现在巨大的养老需
求，养老事业需要政府、社会、企
业、 家庭和个人等多方共同参
与，需要整合多方资源。

专家表示，“妇老乡亲”模式
将农村妇女群体和老人群体力
量纳入农村养老模式构建中，具
有互助养老意义与造血式功能，
也有助于实现村庄内部多种力
量的整合，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解
决农村老年人日间照料和长期
照护问题，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
轻子女负担。

“妇老乡亲模式在开始执行
时也面临很多困难。 面对老人缺
乏照料、精神空虚、疾病困扰等
问题，基金会在项目执行过程中
重视发挥退休村干部、退休教师
以及村里有影响力的领袖作用，
积极对其展开培训，支持助老组
织制度、管理技能、服务内容等
建设。 ”王佳谈道。

同时， 基金会以及项目执
行团队对老年协会健康的老年
人、 妇女志愿者开展护工及健
康培训， 增强乡村助老组织招
护照料困难老人、 行动不便老
人的专业性。 这种模式充分调
动了乡村众多资源、 力量的参
与， 把工作重点放在发挥乡村
内部力量的参与， 变输血为自
身造血方面，引导健康老人、妇
女志愿者助力农村养老， 具有
一定的创新性。

上述报告也指出，项目在实
践中后期也为村庄带来了明显
变化，如吸引外部企业或社会力
量到村里投资建厂，完善当地医
疗、教育等公共设施，促进服务
业等第三产业发展，为改善村民
生活水平提供了有利的社会资
源支持和保障。

此外，该项目倡导的举办饺
子宴、敬老院及广场舞等主题活
动， 也为农村地区营造出了助
老、爱老、敬老的良好社会风气，
逐渐引导村庄由传统的家庭养
老观向健康互助养老方向转变。
外来医疗、志愿者、文娱活动等
资源的接入，也显著改善了项目
地农村老年群体的健康与生活
条件，满足了老年人精神和物质
层面需求。

不过， 在以往很多案例中，
作为项目资助方的基金会一旦
撤出项目就无法持续执行，甚至
产生一些负面影响。 因此，社会
组织如何充分调动当地资源，充
分依托自身力量为农村地区提
供综合性整合服务，如何发挥桥
梁和联动作用、 链接更多资源，
也是其下一步应该重点关注的
问题。

资源的引入为项目地带来很大改变，图为“妇老乡亲”项目护工培训班 社工机构与村民代表在东漂村村委会探讨“妇老乡亲”养老服务模式


